
父亲的胡子短硬而密，
就像麦子收割后留在地里

的根。我以前时常认为，父
亲的胡子似是战场上用来
刺伤敌人的铁刺，戳到我后
总令我的脸上一阵又一阵
地刺痛，我却从未意识到那
是父亲的根。

父亲爱到学校“走访”，

因为他不放心我的学习。向班
主任了解学习情况后，父亲来
到班上，不忘对我进行教育，
让我认真学习。

父亲的胡子总是那么显
眼。从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
黑黑的一茬，挂在父亲的下

巴上，因此，父亲便得到了
“黑胡茬英雄”的“美名”。

一天，按照惯例，父亲又来到
学校。有一位同学用手指着

父亲向我说：“那是你的爸爸
吗？”“是……是的……”我
吞吞吐吐答道。同时，脸上仿
佛是血液一样鲜红。真恨不
得此时挖个地洞钻进去。回
到教室坐下，我心里暗下决
心：今晚让父亲把胡子刮刮！

回到家，爸爸正面走来，
一把将我抱住，用他的脸贴
着我的脸，顿时，一股刺痛像
往常一样袭来。父亲将脸来
回摩擦着，刺刺地发出声响。
突然我发现，父亲黑黝黝的
胡茬不再像以前，其间掺杂

着几根银白。我知道，那是父
亲的脸庞上唯一的黑色。可

如今，它抵不住时间的侵入，
渐渐发白了。

本已快要出口的话，又
随口水咽下去了。

第二天，父亲来到学校，
另一位同学同样指着父亲向
我说：“那是你的爸爸吗？”
“是的！那是我的父亲！”我坚
定地将每一个字从口中大声

说出，此时，心里唯有一种情
感，便是自豪！

现在，快接近成年人的
我已长起了小胡子，很多同
学劝我将胡子刮掉，我都拒
绝了。因为我知道，那是父亲
将爱化成种子，种在了我的

心田，如今这份爱已经发芽、
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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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看电视的时候，
电 视 里 说 到 一 个 词

“fans”，妈妈问我是什么
意思，我说不知道。爸爸说：
“就是拥护者。”

我不懂。妈妈说：“比
如说你喜欢哪位歌星，你就
是他的fans，你喜欢吃汉堡
包 ， 你 就 是 汉 堡 包 的

fans。”
我说：“我是芭比的

fans，爸爸是书的 fans，妈
妈是玉的fans，爷爷是辣椒
酱的fans，奶奶就是厨房的
fans。”

爸爸说：“呵呵，奶奶
一定不会同意的哦。不信，
你问奶奶去。”

我一脸惊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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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路终于到了！我挤进了
人流，好在门边还有一个座
位，我便坐下来。

这时，一位老奶奶带着一
个大约有十一二岁的小男孩上
了车。他们在“面包”似的车厢
中艰难地向后门移动着，看着

冷漠的人群和老人家痛苦的表
情，我心里实在不是滋味。
“奶奶，您过来坐，我让

您！”我站了起来。
“小伙子谢谢！真的太谢

谢了！聪聪，快来谢谢大哥哥！”
老人家十分感激。但小男孩却
始终没有开口。这倒也无妨，反

正我要的也不是这声谢谢。
“没得事！没得事！老奶奶

您坐吧！”我解释道。
“聪聪！过来坐！人多别挤

到了！”老奶奶的这一举动让
我很是吃惊。
“老奶奶！我是让给您坐

的，可您……”我诧异道。
“呵呵……我们老了，后

半生就为这个小的。这人多挤
着碰到都不好！我老胳膊老腿

的没得事。小伙子谢谢你
了！”听完老奶奶的这一番话，
我脑子一片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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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张 50元的假
币。我早期的生活经历，现
在已经记不大清楚了。我只
是依稀记得最近几个月，我
经过了沾满鱼腥味儿的手，
经过了满是泥土的手，经过

了收破烂人的手……上个星
期我落在我现在主人的钱
包里，我能肯定，我的新主
人对我并不了解。

现在，我在我的新主人
的漂亮的、散发着清香的皮
夹里睡了快一个星期，我的

日子过得惬意极了，我心里
暗暗祈祷：“就让我永远呆
在这里吧。”因为我总有一
种不祥的感觉：我是一个会
惹祸的家伙。

可不知为何，一天早上，
主人想用我来给她的宝贝

女儿买一件生日礼物，我一
下子惊慌起来，你知道我的
心很薄、很虚。

我的主人来到一个摆地
摊的老板面前，那里有各种

各样花花绿绿的玩具。我被
捏了出来，耷拉在主人的手
指端。

主人一只手指着一个金
发碧眼的洋娃娃，另一只手
把我递了过去。那个胡子拉
碴的摊主接过我，麻利地用

手指在我身上搓了搓，然后
把我举到眼前，警惕地查看
起来。我紧张地缩了起来，
生怕他看出我是冒牌货。那
人又把我冲着太阳照了两
下，我害怕极了。虽然有时
我是可以以假乱真的，可是

这个摊主眼睛雪亮，在他面
前，我就像一只小鼹鼠，暴
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最害怕、最不希望发
生的事终于发生了。老板不
屑地撇了撇嘴，啐了一口，将

我使劲弹出了手指，我轻轻
地飘落在主人脚尖旁。主人
愤怒地捡起扔在地上的我，
大声质问：“你干什么啊？”

“干什么？你自己清楚！
别以为老子是个摆地摊的，

就好糊弄。还想用假钞……
哼！”那人冷笑了两声，点了
根烟，得意地眯上眼，就像
是一个侦探成功地破了一
个大案一样。

主人一下子愣在那里，

嘴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她
宝贝女儿的眼泪“吧嗒、吧
嗒”掉了下来，小姑娘难过
地抚摸着我，哭着说：“你
怎么会是假的呢？你害死我
们 了 ， 你 这 个 坏 蛋 ，呜
……”我心里好难过啊！我

这个冒牌货还是被揭穿了，
哎，我真想找个地缝钻进
去。谁能告诉我，我该怎么
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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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收到了这封信，我
终于如愿以偿得到我想要的
结果。回想往日的付出，那也
是甜的。

绘画，我小学的最爱，我
为了平常的美术作业熬到 11

点钟已是司空见惯的事了，而
那次是大赛，我把我的看家本

领都拿了出来，只为一幅画。
母亲早已火冒三丈，脸色发
青，眉毛紧皱，大喝：“谁家孩
子画画画到这么晚，随便画几

下就行了，明天还怎么上学！”
此时我的眼中只有画，脑子里
冒出了一句话：“画就要画好，

关你啥事，一边站着去！”
妈妈惊呆了，我竟说出这

样的话，她大步向前，双手叉
腰：“只要我是你妈，我就有
权管你，现在我命令你立马睡
觉！”“妈，你只会说这句
话！”我气愤极了，奔进了屋
里，泪水像珍珠似的流了下
来。埋怨着：为什么我做的事

你总是反对？为什么我们两个
人的想法总是两个极端？为什
么……最后，早上我5点半起
来，完成了我的“心血”。

转眼间，春去夏来，我焦
急地等了两个月，可半点消息
都没有，我心急如焚，不希望
我的“心血”付诸东流。

都说：“母女哪有隔夜
仇。”是呀，那天过后，我虽然仍
和母亲赌气，并老是故意找事
跟她抬扛，不过这种关系仅仅
维持了一天，我又败下阵来，屈
服于她的母爱中。

告示版上总算有我的名
字，我欢呼雀跃，但又怕那不
是我的。怀着胆怯的心情，拿
着那封沉甸甸的信，里面是一
张夺目的大红色证书，我顿时
百感交集，我的付出得到了收
获，我证明了自己：我能行！

这是一封迟到的信，满载
着我平时的艰辛和母亲对我
无私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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